
        
            
                
            
        

    
剖腹的小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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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玉戶城的攻堅戰已經持續了十天，攻守雙方都是死傷慘重。



眼看著玉戶城在自己的攻擊下已經搖搖欲墜，攻城主將龜頭正雄得意地搖晃著軍配。



「看來這些傢伙已經堅持不住了，今晚派兩個忍者去刺探一下情報吧。」



「是！」雖然主將的命令看來沒什麼必要，但是部將並沒有勸諫的打算，而是奉命去了龜頭家的忍者團挑選忍者。



在武士們看來，忍者就像擦屁股的草紙一樣，天生就是消耗品，放著不用才更沒意義。



戰亂的年代裡，區區幾個忍者的性命還不如一條兜襠布有價值。



當龜頭正雄看到部將挑選的兩個忍者的時候他不禁莞爾，這個滑頭明白這次的任務不過是個餘興節目，索性就找來了兩個黃毛丫頭。



這兩個忍者大的十五歲，名叫玲，小的十四歲，叫做小百合，兩個小丫頭袒露著身體，僅穿著一條白色的兜襠布，她們跪在自己面前就好像被人販子拐賣的雛妓一樣。



她們留著整齊的短髮，小臉蛋紅撲撲的很少可愛，只是身材還沒有發育完成，玲瓏的骨架像黃鶯一般纖巧。



她們的胸部還只有兩個微微隆起的小肉包，玲的看上去還稍微大一點，像是兩隻倒扣的盤子上放了兩粒紅色的珊瑚珠，而小百合的乳頭還羞澀地埋在胸部的嫩肉裡，看上去只有兩個米粒大小的小坑。



她們的上腹很平坦，小肚子卻微微有些隆起，細嫩的肚皮上橫七豎八劃了些蜈蚣樣的疤痕。



龜頭正雄知道那是她們經常用刀刃自慰的結果，從傷疤的數量來看她們一定覺得日常的生活太過乏味，已經迫不及待想要接受任務了。



龜頭正雄上下打量著這兩個女忍者，她們的皮膚還很嬌嫩，圓潤的雙腿甚至還沒自己的胳膊粗，恐怕一進城就會被敵軍像捻臭蟲一樣捻成碎末吧。



算了，反正只不過是餘興節目而已，而且部將也說他已經試過了兩個人的功夫，她們「技巧熟練」而且都很「能幹」，就讓她們去試試吧。



黎明時分，玲和小百合在繩鉤的幫助下攀爬著玉戶城的石垣，小百合發現玲的步伐比平時慢了不少，雙腿也有些不自然的夾在一起，於是問道：「怎麼了，玲？在憋尿嗎？」



玲撇了撇嘴說道：「什麼啊，是之前部將大人射在裡面的精液流出來了。真是討厭。」



小百合有些不懷好意地看著她說道：「哎？之前是誰一邊搖著屁股一邊不停地叫『射在裡面，射在裡面』？現在又抱怨起來了。」



玲輕輕哼了一聲道：「哼，你還敢說，要不然部將大人會把這次的任務交個我們嗎？」



兩個小忍者翻過石牆潛入了城內，城中的士兵們大多還在呼呼大睡，兩人躡手躡腳進入了內城。



小百合打量了一下四周的情況低聲問道：「玲，主公沒有告訴我們到底要調查些什麼，咱們下面怎麼辦？」



玲挺了挺自己那微微隆起的小胸脯一副大姐大的模樣說道：「笨蛋，當然是去刺探敵方主將的情況了。」



小百合心想主將的位置一定是守衛森嚴，就憑她們兩個完全就是送死。



可是仔細想想她們的命運原本不就是這樣的嗎。



忍者一旦被捕就會像野狗一樣被敵人處死，唯一的區別就是處死她們比處死野狗更讓人愉悅。



這種殘酷的做法也讓忍者的性命變得更加低賤，忍者不過就是炮灰比較斯文一點的說法罷了。



既然只是炮灰那麼死在什麼地方也沒什麼區別，這麼想著小百合不禁低聲問道：「吶，玲，如果我們能潛入城主的房間對方一定會非常憤怒吧，你說他們會怎麼處置我們？」



玲壞壞地一笑說道：「嘿嘿嘿，說不定暴怒的城主會不顧一切地爆操我們，不斷在我們體內射精，最後精盡人亡。哈哈，這樣我們的名字就會被所有的忍者們崇拜了，用身體暗殺敵方大將的傳奇女忍，嘻嘻嘻。」



玲一邊說著一邊情不自禁地扭動著屁股，一張小臉滿是得意的笑，彷彿已經看到一個臉色蒼白的男人體力不支栽倒在了她的肚皮上。



小百合翻了翻眼皮說道：「會有那種機會嗎？就算要洩憤敵方的主將也不會親自強姦我們的吧。



我看多半會讓劊子手把我們像野狗一樣吊起來開膛破肚，讓我們的內臟都流出來。嗯，而且我們的身體還太小，說不定劊子手會一下用力太猛，直接連我們的小逼也一起劈開……」



小百合說著語氣漸漸模糊呼吸聲越來越重，這個淫蕩的小女忍也禁不住在自己的想像中發情了。



「嗯，那樣也不錯啊。」玲又說道。



「不過我猜他們還是會輪姦我們，他們的士氣很低，說不定會把我們賞賜給士兵輪姦來提升士氣。」



聽著玲的猜測，小百合不禁興奮地打了個冷戰！



「唔，城裡至少也還有一千士兵吧，要是被他們輪姦一遍，嗯，恐怕不用劊子手，他們的大肉棒就要把我們的腸子都挑出來了。」



「是啊，還有那些武將呢，他們可都是強壯得像黑熊一樣，雞巴也一定大得不得了。」



「是啊，那麼多的大雞巴，一定會把我們兩個的騷逼和屁眼全都操得爆裂開。」



玲聽著小百合的猜想就覺得小穴裡一陣麻癢，分泌的淫水混合著精液流出來幾乎都浸透了她的兜襠布，那淫穢羞恥的感覺讓她的小腿都有些發抖。



兩個小忍者一邊幻想著自己可能迎來的結局一邊開始攀爬天守閣的牆壁，她們那潮乎乎的胯下顯然給她們帶來了不小的麻煩。



被幻想激起的性慾讓她們的陰道裡像是有一群螞蟻在爬一樣，兩個少女只能在爬牆的同時輕輕摩擦著雙腿的根部，然而這種隔靴搔癢的行為不但沒有緩解她們高漲的性慾，反而讓她們的呼吸也跟著急促了起來。



正在她們攀爬著天守閣外面的牆壁時，突然間一張大網從天而降將她們包裹了起來，兩個女忍尖叫一聲從牆壁上摔了下去。



「抓忍者啊！有忍者入侵！」



「有人觸動了機關！在這邊！」



城裡的士兵們紛紛爬起來開始搜查忍者，被大網包裹得嚴嚴實實的玲和小百合很快就被士兵們抓了起來。



「哼哼，下賤的東西，你們叫什麼名字？」負責審問她們的武將的長得人高馬大，結實的手臂上肌肉一塊塊地隆起，黑黝黝地皮膚上覆蓋著一層絨毛讓他看起來就像一隻粗野的大猩猩。



這個人名叫石川太郎，是城中有名的猛將也是首席劊子手。



「哼，既然被抓了要殺就殺，還問什麼？」玲倔強地說道。



「哼哼哼哼，明明就是個下賤的婊子，還想充英雄嗎？」太郎狠狠地捏住玲的下巴說道。



「像你們這樣的忍者老子每個月都要殺上十幾個，在我面前逞英雄，呸！」太郎說著一口唾沫啐到了玲的臉上。



「哼，正好啊，反正我們也沒打算活著回去，你有什麼招數儘管使出來吧。」小百合也毫不示弱，將一顆小腦袋高高揚起說道。



「切，想試試老子的手段？你們還不配。」太郎鄙夷地看了兩人一眼又坐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區區兩個女忍而已，也不用打擾主公了，就地處決吧。」



「那個，石川大人，嘿嘿嘿，難得抓到了敵軍的女忍者，能不能讓小的們發洩一下？」一個士兵小心翼翼地問道。



「嗯，隨便你們吧。」太郎漫不經心地說道。



「讓你們玩一玩也算是廢物利用了，哼。」



「哈哈，多謝石川大人！」士兵們歡呼一聲一窩蜂般地撲向了玲和小百合。



這些精壯的男人在如此慘烈的圍城戰中幾乎要被逼瘋了，如今得到了可以供他們發洩的玩具體內積蓄的壓力一下子就釋放了出來。



他們你拉胳膊我拉大腿地搶奪著優先發洩的權利，那爭奪的場面幾乎就要將兩個小女忍五馬分屍了一般。



「啊，我的小逼，哦，被插進去了，啊，好大，好爽……唔唔……」



「哦，要裂開了，騷穴，騷穴要裂開了，啊，唔唔唔……」



兩個小女忍並不介意被這些粗野的士兵輪姦，相反地她們也希望能夠在臨死前好好發洩一番，畢竟她們的壓抑可一點都不比這些士兵們輕。



抱著這樣的想法她們對這些士兵也是百般逢迎來者不拒，一開始就發出來淫蕩的浪叫，但是沒叫兩聲那浪叫就變成了含糊不清的低鳴，因為她們連小嘴也被粗大的肉棒堵住了。



激烈的輪姦一直持續到了天亮，玲和小百合的全身都被士兵們射滿了精液。



就在太郎準備下令將她們就地處決的時候，一個傳令兵突然跑了過來。



「石川大人，主公詢問這裡昨晚是否抓住了敵軍的忍者。」



「哦，主公已經知道了嗎？是啊，我正準備要處死她們呢。」



「主公有令，為了提振士氣，請石川大人在廣場上將她們公開處刑。」



「哦，既然是主公的命令那就沒辦法了。小的們，把這兩個賤貨洗洗乾淨，然後帶到廣場上去，老子要親手砍了她們！」



「哦哦哦——」士兵們又是一陣歡呼。



寬敞的廣場上很快就佈置好了一座刑場，白沙鋪成的地面，素淨的白色屏風，還有在剖腹時專門用來盛放腸子的木桶。



一切都很正式，甚至讓人覺得用來處決兩隻野狗般的忍者有些浪費了。



可是既然有了主公的命令，而且又是為了提升士氣，必要的場面還是應該的。



玲和小百合已經洗去了身上的污垢，她們赤裸著身體跪坐在白沙地上等候著判決。



太郎將兩把武士刀拋在兩人面前說道：「這是主公對你們的嗯典，允許你們自己選擇一個死法。哼哼，感嗯吧，賤貨！」



對於這樣的待遇兩個女忍者多少也有些吃驚，但是在她們心裡早就已經預演了幾千次的死亡，要選擇一種死法並不困難。



小百合撿起武士刀摸了摸那鋒利的刀刃說道：「我希望可以自己剖腹。」



「哼哼，隨便你。你呢，臭婊子？」太郎轉向玲問道。



玲撿起了一把武士刀沿著自己肚子上的疤痕劃了兩下，刀鋒那凌厲的觸感讓她不自禁打了個冷戰，低頭再看白嫩的肚皮已經被劃出了血。



她哼了一聲，咬著下唇，用刀尖在自己小肚子正中間劃了一道豎線，從她那長著稀疏陰毛的陰阜一直劃到了肚臍的下方。



那微微隆起的小肚子像是被柳條劃過的水面一樣向兩側分開，露出裡面一層白色的筋膜，接著鮮血一點點滲出，在她肚子上形成了一條筆直的紅線。



玲將刀子交給太郎，兩腿分開，用力將小腹挺出來：「有種的，從這兒剖啊。」



玲雙眼微閉輕咬著嘴唇等待著死亡，太郎卻並沒有急著刺穿女忍者的肚子。



他像是撩撥著一隻蛐蛐一樣用刀尖搔弄著玲肚皮上暴露出來的嫩肉。



那不深不淺的撩撥讓玲感到肚皮上一陣刺痛和麻癢，那種異樣的感覺就好像自己拚命自慰卻又得不到高潮。



站在死亡線上的絕望更加放大了這種空虛，玲禁不住輕輕扭動著身體，彷彿下一秒就會自己撲到太郎的長刀上。



「唔，為什麼，為什麼還不刺進來？難道還要繼續玩我們嗎？」就在玲猶疑不定的時候，太郎突然手上加力，鋒利的刀尖噗滋一聲就捅進了玲的小腹。



玲只覺得肚臍下方一涼，緊接著就是一陣劇痛襲來讓她嬌小的身軀一陣顫抖。



「怎麼樣啊，小賤貨？比你想像中要疼得多吧。」看到玲那痛苦的表情，太郎獰笑著嘲諷道。



這一下破腹的疼痛確實超出了玲的想像，但是既然死亡的結果是確定的，那麼就算再大的疼痛，也不過就是調劑罷了。



玲喘了幾口氣，伸出顫抖的小手分開柔軟的陰唇開始撫弄著胯下那顆敏感的小珍珠。



玲對於自己的身體已經非常熟悉，她熟練地摩挲著每一處敏感的嫩肉，很快就感到一股熱流從胯下升起瀰漫了整個小腹，肚子上的傷口也不覺得很疼了。



玲抿著的小嘴間發出一串低低的哼叫，嬌小的身軀隨著手指的節奏輕輕搖晃著，沉浸在快感中的玲似乎已經忘記了自己身在刑場之上，正在被開膛破肚。



「下賤的婊子！！」太郎鄙夷地啐了一口，長刀向下一沉，只聽嘶的一聲，玲細嫩的肚皮像是被割裂的絲綢一樣被刀刃撕開了一道兩寸來長的口子。



白嫩的肚皮，淡黃的脂肪，鮮紅的肌肉，玲那層次分明的肚皮像花瓣一樣綻開。



「哦……我的肚子……」玲感覺到彷彿有一道寒冰生生擠進了她的肚子裡，那旺盛的慾火立刻就被冷卻了下來。



「啊，好，好痛啊……」太郎故意扭動著手腕，手中的刀鋒像老鼠一樣啃噬著玲的肚皮。



越來越強烈的疼痛讓玲的動作有些慌亂，她開始將手指伸進小穴瘋狂地抽插，想要用快感來抵擋小腹的疼痛。



一根，兩根，三根，後來玲乾脆將拳頭都塞進了她幼嫩的陰道中。



嬌嫩的穴口幾乎都被撐裂了，粉嫩的陰唇被她撕扯成了半透明的薄膜，而玲卻像是喝醉了一樣渾然不覺，只想用更強烈的快感來麻醉自己。



「啊，啊，好痛，好舒服，我的小逼，小逼要燒起來了……」在痛感和快感的爭鬥中，玲的性慾就像是被堤壩阻住的洪水一樣越積越高，終於即將到達了崩潰的邊緣。



與此同時，太郎手中的長刀又是一割，一股鮮血從玲小腹的傷口噴湧而出。



「哦，要去了，啊——」玲也是長吟一聲身軀一陣顫抖，鮮嫩的穴口噴出一股清亮的津液。



她那被剖開一半的肚皮也是咕嚕咕嚕一陣收縮，突然間噗的一聲，一團粉紅色的腸子從她小腹的傷口擠了出來，流過刀身垂在兩腿之間，慢慢落進了她身前的木桶中。



「呼，我的腸子，全都湧出來了啊。」玲忍不住將手伸進木桶去觸摸著那些可愛的小東西。



「哈，好滑，好軟，好暖啊，這就是我的腸子，呵呵，和想的完全一樣呢。」就在這時，玲忽然覺得脖子間微微一涼，整個世界都開始旋轉了起來。



她還沒有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情，人頭就落在了地上。



她無頭的身體撲倒在白沙地上，頸口噴出的鮮血在地上暈染出一片鮮艷的紅霞。



白嫩的軀體一陣顫抖，纖細的腳趾還在一勾一勾地輕輕抽搐。



她的人頭在地上滾了幾圈正落在小百合的面前，那稚嫩的臉上還定格著一抹愉悅而滿足的微笑。



看著滾落到自己面前的玲的首級，小百合說不出是悲是喜。



對於這樣的結局從她們作為忍者的第一天起就已經不可避免了，這樣的死去對她們來說不過是一種解脫，玲自己不也在滿足地笑著嗎。



那種笑容每次玲自慰到達高潮的時候都會出現，在注定以死亡為結局的忍者生涯中，追求這種笑容就成了她們唯一的寄託，為此她們不知已經做了多少瘋狂的事。



最刺激的要數哪次呢？



小百合不禁陷入了回憶當中……



那時我們還是兩個什麼都不懂的菜鳥，每天都要被嚴苛的訓練壓得喘不過氣來。



其實既然明知自己的存在就是為了送死，這樣的訓練又有什麼意義呢？



在這種日復一日壓抑的生活中，我們只能通過每天睡前的瘋狂自慰來緩解內心的苦悶。



那天晚上我在自慰獲得了猛烈的高潮後便昏睡了過去，直到夜半時分一陣女人的淫叫聲吵醒了我。



「啊，啊，好爽，我的小逼，啊，要壞掉了，啊……」



我艱難地睜開眼睛，卻看到玲正張開雙腿斜靠小屋的牆壁半臥著用什麼東西自慰。



月光從窗口照在玲的胯間反射起一片寒芒，在玲胯下進進出出的竟然是一把鋒利的短刀。



此前我並沒有試過用短刀自慰，但是我也曾聽說過很多高等級的女忍都是這樣做的。



在這方面比我大一歲的玲顯然要大膽得多。



「玲，你在自慰嗎？」



「啊，小百合，抱歉，吵到你了嗎？」



「不，玲，我，我也想，試試，那個東西……」這種用刀自慰的辦法對我們這種新手來說是絕對禁止的，但是正因如此卻反而讓我更加渴望。



「唔，好吧，既然被你看到了……可不要說出去哦……」玲說著緩緩抽出了插在她嫩穴中的短刀，她那緊致的穴肉還在竭力挽留著短刀，肉壁和刀身摩擦發出一陣吱吱的輕響。



那摩擦的快感也讓玲感到十分受用，她像一隻正在享受主人愛撫的貓咪一樣瞇著眼睛嘴裡發出烏魯烏魯的低鳴。



當刀身離開她的肉穴的時候，玲還不由自主地將嫩穴一挺，看來她對這把短刀也是非常不捨。



短刀從玲的嫩穴中抽出時已經沾滿了亮晶晶的黏液，這件本該沾滿鮮血的凶器看起來完全就是一件淫器。



呵呵，把凶器當作淫器來自慰，這不是很符合我們這種炮灰的身份嗎？



我伸手想要去接那把短刀，但是由於白天的高強度訓練和睡前令我昏厥的猛烈手淫，我的腰卻完全使不上力氣，伸出去的手臂也無力地摔在了榻榻米上。



「啊咧？小百合，沒力氣了嗎？」



「呃，我的腰，使不上力……玲，那個，可以幫我做嗎？」



「呵呵，好吧，你這個小淫蟲……就讓本大爺玲好好滿足你！」玲學著調戲少女的惡棍的表情對我嘿嘿一笑，然後將短刀的刀柄插進了自己的小穴，寒光閃閃的刀鋒就像男人兇惡的陽具一樣露在她的胯下。



我明白她是要用這種辦法同時滿足我和她，這樣的遊戲我們之前也用木棍玩過，也算是輕車熟路了。



玲搬起我的大腿，將她的雙腿壓倒我的身下將我的屁股抬高，這樣我的穴口就正好對準了玲胯下的刀鋒。



我勉力抬起頭看著那正對著我的刀尖更覺得小穴裡像是有幾千隻螞蟻在爬一樣癢得受不了！



「玲，我的逼好癢，快，快插進來。」



「嘻嘻，好吧，我這就來咯！」玲說著身子一挺，滑溜的短刀一下子就刺進了我的嫩逼。



那光滑的刀身和我的淫肉摩擦著，就好像一道清流從嫩穴直衝進我的身體一邊舒爽。



尤其是刀刃劃過肉壁那種痛痛的感覺更是完美地釋放了我體內的性慾，我像是被雷擊中了一般渾身一僵腦袋裡一片空白，差點就又一次昏厥過去。



當我回過神來的時候，玲正扶著我大腿挺動著腰肢，刀身就像織布的梭子一樣在我淫穴裡進進出出，我忍不住發出一連串暢快的呻吟。



「呵呵，醒過來了啊，小百合。剛才你叫得好大聲，我還以為你直接爽死了呢，嘻嘻嘻。」



「啊，啊，對，對不起，玲，但是，但是，哦，真的好爽啊……哦……」我空蕩蕩的腦袋裡已經沒有了可以形容那種感覺的詞彙，只能用一連串的淫叫來表達著我的愉悅。



玲也顯得非常興奮，一邊呻吟一邊加速挺動著腰肢。



刀身不斷將我的淫液從小穴裡帶出發出咕嘰咕嘰的聲響，我腦中突然出現了曾經見過的搾油的場景，這把短刀就像是搾油一樣不斷搾取著我體內蓬勃的慾望，在搾乾我的同時也讓我可以盡情地發洩。



那時我的腦海中就只剩下了一個想法：就這樣搾乾我吧，就讓我死在這裡吧。



很快我和玲就同時到達了快美的高潮，就在我們因為強烈的快感而戰慄的時候，短刀的刀鋒一下子割破了我那嬌嫩的肉壁，那犀利的痛感彷彿一下子擊穿了我的靈魂，我那本就已經到達了高潮的性慾像是崩潰的洪水一樣爆發了。



我的下身猛地一挺，一股混合了陰精，尿液和血液的液體像是噴泉一樣從我那割裂的小穴裡噴湧而出灑在了玲的身上。



啊，那時候真是爽到要升天了。



如果要是再大力一點的話說不定就會連我的肚子一起剖開了吧，也許死在那個時候真的也不錯呢。



這麼想著，小百合不知不覺將手指伸向了自己的胯下，在指尖剛剛接觸到陰蒂的瞬間，那被回憶激起的慾望就讓她不禁打了個寒顫。



「喂！」就在這時，太郎伸腳踢了踢她的屁股！



「婊子，磨蹭什麼呢？不會是害怕了吧？下不了手的話我可以幫你。」太郎斜著眼睛看著她，眼神中滿是不屑。



「切，誰要你幫！」小百合冷冷地回敬了一句伸手拾起了面前的長刀。



她雙手握住刀柄將刀身斜插在白沙地上，刀身從她的胯下穿過，寒光閃閃的鋒刃正對著她那幼嫩的穴口。



「這一天終於來了啊，玲，我也要來了。」小百合默念著好友的名字身子一沉騎在了刀刃上。



銳利的刀鋒瞬間就割破了她柔軟的會陰，反抗疼痛的本能讓小百合差點從刀身上跳起來，但是她終於還是忍住了，這樣的結局早就在她的心裡預演過了幾千幾萬遍，根本沒有什麼可以逃避的。



她將身體又輕輕向下坐了一坐，刀刃緩緩地陷進了會陰那柔軟的嫩肉中，那種疼痛而又刺激的感覺讓她回憶起了自己處女膜破裂的那個瞬間！



「哦，刀先生，我會陰的第一次可是被你奪走了呢，啊，真是無情啊。如果這就是命運的話，就麻煩你再送我最後一次吧。」



說著，小百合像是騎馬一樣騎跨在刀身上前後搖晃著，鋒利的刀刃就像一把鋸子一樣一點點切開她柔軟的身體，鮮紅的血液從刀身上緩緩滴落在白沙地上綻放出了一朵朵漂亮的櫻花。



漸漸地，刀身已經完全切開了小百合的會陰，刀刃割破了她的陰道後壁直抵在了她的陰蒂上。



「呃啊啊——」敏感的肉珠被刀刃刺激的瞬間，小百合的身體像是觸電般顫抖了起來，臉上泛起一片可愛的紅暈，嘴裡也是發出一串淫蕩的叫聲。



作為女人身上最敏感的部分，要切開這裡簡直就像切開她的靈魂一樣。



但是小百合併沒有猶豫，或者說那正是她所追求的。



她將雙腿並起，用兩片陰唇緊緊夾住光滑的刀身。



接著身體向前一傾，嬌嫩的陰蒂一下子被刀刃切成了兩半，小百合伸長了脖子發出一聲尖叫，雙眼一陣翻白，一股尿液混合著鮮血從她胯下激射而出淋滿了她胯下的利刃。



「呼哧，呼哧，好厲害，原來，原來切開陰蒂的感覺是這樣的，玲，你沒能嘗到這個滋味真是可惜了。



哦，對不起，刀先生，我實在是太興奮，把你都弄髒了，就用我的身體來幫你擦乾淨吧。」



小百合說著雙手握住刀柄，身體開始大幅度地在刀身上滑動，用她下身的切口來擦拭刀身上的尿液。



然而隨著她的陰道被不斷切開，淫液和血液又不斷斬在刀身上，小百合的擦拭根本就是徒勞的，她只能更加快速地在刀身上摩擦著身體將刀身弄得更髒。



或許這才是她真正的目的吧。



漸漸地，和刀身摩擦產生的快感壓倒了身體被切開的痛楚，小百合淫蕩的叫聲也是越來越響亮！



「哦，哦，好爽，我的騷逼，我的肚子，要被切開了，哦，好舒服，哦，哦……為什麼，哦，為什麼會切不動了呢？啊，啊，刀先生，拜託你用力啊，拜託你，拜託你切開我淫蕩的身體啊……」



她一邊淫叫一邊像馬上的騎士一樣快速地踴動著身體，然而刀身已經被她的盆骨架住，僅憑她自己的力量似乎已經無法完成接下來的剖腹了。



就在這時，一雙有力的大手按在了小百合的雙肩上，一個粗獷的聲音在她頭頂上說道：「臭婊子，還是讓大爺來幫幫你吧！」



緊接著一股巨力壓在小百合身上，小百合那脆弱的骨盆喀拉一聲被刀刃一劈兩半，小百合的小腹就像一隻香瓜一樣被一剖兩半。



「呃啊————」小百合雙腿向後一蹬身子猛地向上一挺發出一聲短促地鳴叫，一團團粉紅的腸子從小腹的切口湧出掛在她胯下的刀身上。



然後由於重力的原因被刀刃切割成一片片肉塊像飄散的櫻花一樣落盡了她身下的木桶中。



而小百合的子宮更是被一劈兩半，連著被劈成了兩片肉片的陰道垂在她的胯下晃來晃去打著鞦韆。



小百合艱難地回過頭去，正看到太郎那張獰笑著的臉。



「混，混蛋，你答應過，讓我自己來的，為，為什麼……」



「哼哼哼哼，臭婊子！」太郎啐了一口冷笑著說道。



「就憑你們這種下賤的身份還想怎麼樣？讓你做到這種程度，老子已經算是格外開嗯了。」



小百合這才明白太郎不過是在愚弄她而已，為了愉悅城中的士兵，太郎也要搾乾她的最後一點價值。



不過這些已經不重要了，因為小百合已經看到了自己的盡頭。



太郎舉起自己的佩刀乾淨利落地一揮，小百合的人頭應手而落，那被劈開下身的幼嫩身體也是撲通一下倒在了白沙地上。



對女忍者的處刑順利地結束了，士兵們撿起兩個小女忍的頭顱懸掛在了廣場的旗桿上進行示眾，至於她們的身體據說被拖去餵給了城主飼養的獵犬，反正是不會再被找到。



更何況區區兩個下賤的女忍，她們的軀體也不會有人刻意去尋找的。



就連她們被掛起示眾的首級也是在玉戶城被攻破一天之後才被放了下來。



當然了，放下來的原因也絕不是主將可憐她們的遭遇，而是因為破城之後城主的妻妾和女兒們都要被處刑了。



這兩顆下賤的腦袋可不能一直霸佔著示眾的好位置。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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